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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电(记者侯文坤)
收到订单，从冰
柜里拿出锁鲜调
味虾，只需加热、
拌上配菜，交给
外卖配送员……
仲夏之夜，湖北
洪湖市，商店相
继打烊，路边夜
宵摊却正是热闹
的时候，夜风混
着小龙虾的味
道。

“以前接单
后，得用新鲜小
龙虾下锅炒，耗
时费力，如果提
前加工好又把握
不准量，做多了
就亏本了，口味
也没法保证。现
在用加工厂已经
加 工 好 的 调 味
虾，很方便。”夜
宵店店主老张一
边忙订单，一边
和记者闲聊，他
曾在农村养过
虾，收过虾，也卖
过虾，如今专心
在镇上做餐饮。
“小龙虾买卖的
分工细了，加工
环节增多，产品
更多元，大家都
受益了。”在小龙
虾这条产业链
上，老张承担的
角色越来越少，但效益越来越高。

小龙虾养殖在洪湖兴起于 2007 年
初。“不过，最初的时候，一方面由于技术
不成熟，粗放养殖，望天收，产量低；另一
方面大家各养各的，卖的时候只管出货，
市场混乱。”洪湖市小港农场的水塘旁，40
岁的虾农王孝振正忙着“巡塘”。一身休闲
装，一辆荧光色自行车，搞了 20 多年水产
养殖的他，如今俨然一个城市上班族。

“低效、低附加值，加上无序竞争，遇
到糟糕的天气或市场波动大，赚几年都
不够一次赔的。”王孝振说，曾经他没少
吃亏。在他看来，最初小龙虾在洪湖也只
算得上是一个农民在夏天谋生的路子，

谈不上致富的产业。
“一湖清水美名扬，洪湖从不缺水

产。可要成为富民的好产业，小龙虾需要
转型，更需要‘进阶’。”洪湖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李贤琼说，近年来洪湖瞄准小龙
虾“散小乱弱”的痛点发力，聚散联强，一
方面鼓励小龙虾产业向有实力的龙头企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集中，一方面强化
基地、虾农、企业间的利益联结，引导分
散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除了给小龙虾“强筋骨”，还得“长肌
肉”。李贤琼说，围绕绿色循环、优质高
效，洪湖在小龙虾供给侧做足了文章。与
之对应的，一批生态、高效的小龙虾养殖
模式应运而生，如深水养殖、虾稻共作、

虾鳖稻轮作、蟹虾复合养殖、虾莲共生
等；一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深加工
企业快速兴起，集水产品加工、研发、销
售及出口于一体……

“洪湖小龙虾养殖面积目前已超百
万亩，小龙虾年产量从 2007 年 4 . 3 万
吨增长到 8 . 5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从
2007 年 4 . 3 亿元增加到了 100 亿元，小
龙虾产业人员已超 10 万人。”李贤琼说，
洪湖小龙虾慢慢脱离了最初夏天“捕捞+
餐饮”模式，集苗种繁育、健康养殖、精深
加工、物流餐饮、文化节庆于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逐步成形。

随小龙虾一起“进阶”的，还有王孝
振。因为懂技术，他被聘请来管理一片养
殖基地，家里的水田则流转给合作社，进
行规模化经营。“我管的这 500 亩水塘的
小龙虾就是直供当地加工企业，虽然今年
湖北小龙虾整体价格波动比较大，但我们
不用发愁。”王孝振说，一方面是因为小龙
虾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后品质好、个头大，
市场需求大，另一方面因为加工厂就在家
门口，省去了运输成本，价格上也有优势。

十多年来，农户手里小龙虾从一斤
几毛钱涨到几十块钱，从养殖户成为产
业工人，正是得益于不断优化的产业结
构和不断延伸的产业链。

几公里外，洪湖市新宏业食品有限
公司无菌生产车间内，去头、去壳、开缝、
挑线、去黄，一只只油亮鲜红的虾子，在
工人手中几经翻转……夏季，这里每天
有 250 吨虾仁、虾尾、调味虾等加工产品
飞往全国 20 多个省市，有的甚至在欧
美、日韩等国际市场留下足迹。

“去年，小龙虾系列产品总产量约
1 . 1 万吨，消化小龙虾原料 3 万吨以上，
实现小龙虾系列产品产值 5 . 4 亿元。”洪
湖市新宏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华兵
说，他们的产品对接多个知名网络平台、
电商、餐饮连锁店。“不仅如此，我们综合
利用率已达到 95% 以上，一些原本被丢
弃的废弃物都利用了起来，比如虾壳就
可以加工成虾粉，做成饲料。”

从农户挑着筐去卖虾，到外地商贩
驻点抢购，再到百亿产值。洪湖虾农们如
今获得感满满，去年小龙虾为王孝振家
带来各类收入近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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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念、卢羡婷、吴思思

大地母亲孕育万物。依靠土地耕作，曾经是人
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唯一选择。

千百年来，广西龙胜山区群众在赖以生存的
土地上开山劈地，开垦出层层梯田。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那酷似鳞片附着在山脊之上的田园成为
令世界惊叹的奇观，海内外宾客纷至沓来，领略中
国南方农耕文化“活化石”的独特魅力。从此，惯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有了更多的生计，一
面在祖宗留下的田园里耕作，一面发展乡村旅游。
2018 年，龙胜接待游客 860 . 03 万人次，实现旅游
消费 105 .08 亿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依托生态和农耕文化、民族文化等独特资源
优势，龙胜走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他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同时着力挖掘
优秀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今年 4 月，这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宣布“脱贫摘帽”。

种田成为“风景线”

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桂林西北部，与湖
南接壤，境内重峦叠嶂，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
称。自然条件逼出了当地群众的创造精神，高高山
脊上的层层梯田便是人们世世代代为生存而奋斗
的佐证，庄稼人因此被称为“大地雕塑家”。

生活在龙脊镇古壮寨的廖志国没有想到，祖
祖辈辈耕作传承下来的田园有一天竟成了风景。

伴随着龙脊梯田名气的提升，前来旅游的游
客越来越多，经营旅馆、饭店的村民也逐渐增多。
五年前，廖志国的大女儿将自家的青瓦木楼改造
成客栈，开始做乡村旅游，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

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几乎是唯一的收
入来源，粮食够吃就不错了，花销却从来都紧巴巴
的。如今廖志国也种地，但种的是“风景”，是为了让
农耕文化得到传承，吸引城里人来此体验与都市完
全不同的生活。“至于种地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

同村的廖琴芳精明能干，客栈开得更早一些。
2009 年，廖琴芳敏锐地感觉到旅游发展给贫困山
区带来的商机，果断把在外务工的丈夫叫回家。他
们大着胆子向亲朋好友借了 40 万元，将自家的木
楼改造成了一栋三层的农家旅馆。

“当时还是有些顾虑的，借了那么多钱，就怕
还不起嘛。”廖琴芳说，从客流量趋势看，他们相信
自己的判断。后来，生意情况比他们预判的还要
好，只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基本还完了外债。如今，
当上老板娘的廖琴芳忙里忙外，有些粗糙的双手
戴着戒指、手镯等饰品。她坦言，这些年自己常常
顾不上梯田里的农活了，但龙脊梯田里的庄稼是
必须种的，家里的 5 亩田就分出 3 亩请别人帮着
打理。

大概从 2001 年开始，龙脊梯田的名气越来越
大，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要住宿，要吃饭，要消费，
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机会，大家尝到了甜头，观念
渐渐转变，新的生产模式带来的利益占了村民收
入的绝大多数。

“以前种田是为吃，现在种田成了风景线，老
百姓收入更高了。”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传
媒部副经理何利民说，景区每年从门票收入中按
比例补偿给村民作为旅游红利，村民则需按照规
定种植水稻和维护梯田景观。

为了调动群众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景区
在支持群众做农家乐的同时，鼓励大家把闲置的
土地租给有能力的人种，让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
有不同的农耕景观：春耕时水田如镜面映出四面
青山，夏季稻田里的秧苗郁郁葱葱，秋收时满山遍
野一片金黄，冬季的雪景又是另一番浪漫。种田的
人按劳分配，也能领取不菲的景区分红。去年，大
寨村每亩地分红 4000 元，最多的一户人家分到了
5 . 6 万元。

长发飘飘迎客来

龙脊山脚下的黄洛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中唯一的

瑶寨，瑶族女子的长发构成了龙脊的另一道风景。
黄洛瑶寨风光秀丽，一条穿寨而过的小河，悠

悠铁索桥连着两岸人家，瑶族吊脚楼在群山之间
错落有致。据介绍，黄洛瑶寨获选首批“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最主要的原因正是长发。这个被
誉为“天下第一长发村”的村寨，头发在 1 . 4 米以
上的女性就有 60 多位，最长者达 2 . 72 米。据史
料记载，龙胜一带的红瑶妇女早在宋朝就有留长
发习俗，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红瑶女子对自己的头发极为珍视，有世代相传
的蓄发习俗和护发秘方。据说女孩子只在十八岁的
时候剪一次头发，此后就包裹着一圈土布，结婚时
这布才能取下来，将头发在头上盘一个无髻的圈。

近年来，走进龙脊的中外游客对她们的长发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黄洛瑶寨村民打破千百年的
禁忌，解开包裹严实的长发进行民俗表演。“一梳
长发黑又亮、二梳长发等情郎……”过去从事传统
农耕的妇女，为游客表演长发歌舞、经营农家特色
餐饮住宿，人人成了“扛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
搞旅游”的“两栖”农民。

记者走进黄洛瑶寨，正好遇见身着民族服饰、
盘着长发的瑶族妇女聚在小巷子里分发上月的演
出费。54 岁的潘红妹开心地接过领队递来的
3075 元现金。她说，近年来，随着游客增多，她们
的表演场次也逐渐多了起来，“五一”期间最忙的
时候一天连着表演了 18 场，每一场“工资”为 15
元。村里的长发女子几乎都加入了舞蹈队。

“往年一年的门票收入 100 多万，去年桂三
公路开通以后，暑假一个月门票收入就有 120
万，每户分红 5 至 6 万，日子越过越好了。”潘红
妹说，除了演出费，她们还能得到一笔景区门票
分红。

黄洛瑶寨的长发舞在文化部门的帮助下多次
提升打磨，成就了今天 5 . 0 版本的长发歌舞表演
艺术。为提升旅游品质，龙胜县挖掘独特的旅游资
源，“排灯节”“红衣节”“赶山节”“开耕节”“梳秧节”

等传统节日被一一盘活。
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毛逸人说，支撑龙胜全域旅游的并不是纯粹的风
景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民族风
情，民族文化，这些都是风景线。”

生态支撑新业态

成立于 1951 年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是中国中
南地区最早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县之一。在近 70
年的发展进程中，龙胜也走过不少弯路：曾经尝试
发展工业，不仅效益不好，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
染；发展传统农业，因绵延青山高达千米的海拔
差，难以形成规模化种植。

2003 年，一条从龙胜县城通往龙脊镇大寨村
的公路修通，拉开了龙胜旅游扶贫的序幕。依托龙
脊梯田和民俗文化影响力，乡村旅游大放异彩。近
年来，龙胜县委、县政府更是以“建设中国生态旅
游强县”为目标。

当地干部群众深知，无论发展工业、农业，还是
旅游业，任何业态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的支持。“宁
可发展慢一点也要保护好生态，绝不引进破坏生态
和贻害子孙的项目和产业。”龙胜县委书记周卉说，
近年来，龙胜以“铁的决心”掀起环境保护攻坚战。

曾经，龙胜各地河岸边采砂船随处可见，河水
浑浊，河道千疮百孔，山上阔叶林被随意砍伐，生
态破坏严重，群众怨声载道。2015 年龙胜关停并
转了 70 多家木材加工厂，2016 年取缔了 71 家非
法采砂场，2017 年全县 480 多条河流全面禁
渔……

龙胜是我国主要的滑石主产地和供应地之
一，境内三大滑石矿企业产值占据全县工业产值
的半壁江山。然而，滑石从开采到加工，都对环境
造成影响。

“开采滑石带出泥，把河流染成了‘黄河’，加工
滑石产生的白色废水又把河流染成了‘牛奶河’。”
龙胜各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局长粟建广说，近年
来，全县投入 2000 万元对三大滑石矿企业的环保
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如今废水经过压滤机处理后
变成一块块“饼”，有些矿物质含量大的还可以回
收。经过全力整治，“牛奶河”重新清澈起来。“应该
还老百姓一个绿水青山了。”

为了更好地保护青山绿水，龙胜实施了禁采
河沙、禁伐阔叶林、禁止新批建水电站等系列措
施，实现从无序利用资源到着力保护资源的根本
性转变。

龙胜还把生态建设与扶持产业相结合，出台了
“两茶一果+特色养殖”产业奖补政策，加大对油茶、

茶叶、罗汉果等特色产业的保护和开发力度，老百
姓种养殖积极性日益高涨。

筑牢可持续发展基础

如今的龙胜，各个村屯的路宽了、环境美了、产
业旺了，其中生态产业覆盖贫困户达到 90% 以上，成
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之一，全县贫困发生率
从 2015 年底的 18 .7% 下降至 2018 年底的 1 .86%。

龙胜县委、县政府清晰地认识到，脱贫摘帽只
是脱贫攻坚战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的前提下，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做好
乡村振兴，才是需要认真谋划的大课题。

龙胜编制了《龙胜各族自治县生态、旅游、扶贫
大环线规划》，规划按照“全域一区一线”“全县大景
区、全域大旅游”的设计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以
交通为基础，继续完善贯穿龙胜 10 个乡镇、80% 行
政村的大环线，把全县 2358 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成
为开放式的生态公园。
交通曾是龙胜旅游发展的掣肘，随着大环线公

路的日渐成型，一些远离龙脊景区的边远地区也吃
上了“旅游饭”。毛逸人告诉记者，龙胜最北边的南山
牧场拥有天然的旅游资源，被称为“南方呼伦贝尔”，

但由于基础设施制约，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自从
公路修通以来，当地悄然冒出 18 家农家乐，今年“五
一”期间迎来游客 2000 多人次。

龙胜是我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民族
文化资源丰富，为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我们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和传统古村落等资
源，在大环线上差异化建设民族特色小镇、养生景区
等，使旅游业态实现全域性布局、差异化发展。”周卉
说。

龙胜有着“百节之县”的美誉，每年各乡镇的独
特节庆轮番上演，成了龙胜文化旅游的一道靓丽风
景。如今，龙胜各地基本形成了“以节养节”的模式，

通过办节，带动了住宿、餐饮旅游业的发展。
在全域旅游的带动下，龙胜各乡镇纷纷行动起

来，通过发掘自身的民族文化，分享梯田的辐射红
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同一片田园 ，不同的“风景”
广西龙胜绿色发展观察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刘扬涛、张磊)“生育期短、
种植面积小、种植地区和种植方法特殊，有特种用途
的小宗粮豆，其特点是小、少、特、杂。”这是百度百科
里有关“小杂粮”的词条。

“那都是以前的说法，现在的小杂粮可不‘小’
啦。”61 岁的山西五寨县农民邸喜全跟小杂粮打了
40 多年交道，他用亲身经历向记者讲述了小杂粮的
“供给侧改革”之路。

“活命粮”成“致富粮”：产量规模

大幅提升

“过去种小杂粮是为了活命。现在可不同了，我
靠它发家致富嘞。”邸喜全说。

邸喜全所在的五寨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属
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干旱、冷凉的气候和贫瘠
的土壤导致一般的农作物难以生长，过去农民只能
靠种植一些耐寒抗旱的小杂粮勉强维持生计。

邸喜全十几岁就开始下地帮父母种田，“那时候
种一亩谷子才能产五六百斤，一亩玉米也就产八九
百斤，打下的粮食刚够一家老小填饱肚子，要是遇上

灾荒年，就得挨饿了。”
“现在，我这地一年产的粮食够家里吃十年都

有余。”望着眼前的 200 亩杂粮地，邸喜全感慨。
邸喜全告诉记者，变化大多发生在近几年，随

着“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当地政府积极引
进小杂粮优良品种，大力推广地膜覆盖、节水灌溉
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小杂粮的科学化、规模化
种植。

2009 年，邸喜全创办了前所村第一个农业合
作社，如今合作社规模已发展到 100 多人。老邸自
己向农科院租了 400 亩地，其中 200 亩种了小杂
粮，包括甜糯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等。仅靠这些
小杂粮，邸喜全一年就能赚 10 多万元。

“苦力活”成“技术活”：耕种方式

彻底革新

“以前种小杂粮是苦力活，农民为了几口吃的
一辈子被拴在地里。现在种地成了技术活，科技解
放了双手，让我们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邸喜全
说。

回忆起 40 年前田间劳作的场景，邸喜全感慨
不已：“那时从播种到收割全靠人工，能用畜力耕
种的人家已经算‘大户’了。”

最让邸喜全难忘的是种谷子时跪在地里拔苗
的场景，因为种子播撒不均匀，导致每一垄地长出
的苗都是一堆一堆的，必须在每堆苗中留下长势
最好的一棵，将其他的全部拔掉。“杂苗就像头发
一样多，一个人跪在地里一棵棵、一丛丛地拔，一
整天也拔不了二分地。”

“现在没有‘拔苗’这一说啦。”邸喜全说，如今有
了精量播种机，农民通过机械化播种实现了精准
均匀排种，“我让它下一颗就下一颗，让它下三颗就
下三颗，一台机器一天就能下三十亩地的种子。”

说到这儿，邸喜全骄傲地向记者盘点起自己
的“家当”：拖拉机从 18 马力到 180 马力共有六
台，双铧犁、圆盘犁、割晒机等配套农机具应有尽
有，还有收割机、冷藏车……“去年我还买了一架
喷肥撒药的无人机。”他自豪地说。

邸喜全说，由于种植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如
今一个农民照看三五十亩小杂粮地非常轻松，“种
地不再是苦差事，农民的生活现在可美啦。”

“粗粮”成“营养食品”：受众人群

迅速扩大

“以前城里人不吃小杂粮，现在可稀罕着嘞，
卖的价钱比主粮还高。”邸喜全说。

小杂粮大多属于粗粮，过去由于加工工艺简
单，口感比较粗糙，小杂粮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
受，只能被“吃不起精粮”的穷人当作充饥的口粮。

随着近年来小杂粮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小
杂粮的营养价值逐渐为人所知，加上精细化的加
工制作优化了其口感，使得小杂粮逐渐走向越来
越多百姓的餐桌，成为许多人喜爱的营养食品。

“过去家里来个亲戚，为了表示欢迎，我们都
会拿出白面来招待他。”邸喜全说，白面馒头是过
去村里对客人的最高礼遇。“现在正好反过来了，

城里人到乡下来，就是要吃粗粮哩。”
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定位的提升，小杂粮的价

格也水涨船高。“今年一斤谷子能卖到两块五毛钱，
而且根本不愁卖，一个电话收粮车就上门了，想不
到小杂粮如今成了大产业！”邸喜全说。

同一把小杂粮 ，不同的“身份”
一个晋西北农民眼中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金秋时节，漫山金黄，游客在龙脊梯田观光游览（2018 年 10 月 12 日摄）。 新华社发（潘志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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